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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夜麦子 □徐宇

人是桩桩全靠衣裳 □张文海

扎净 □王斌

跑滩匠 □雪郎

走老丈屋 □冯继军

谁都难免有说几句大话彰

显自己能耐的时候，略微谝谝

嘴——偶尔自得，没有什么大

不了。谝嘴意同于自夸，而且

在夸奖自己时又掩饰得不够

好，让人一眼就瞧出了根底

——肯定是说大话。

谝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

有中生大。手无缚鸡之力者说

自己力大无穷，不是谝嘴，而是

欺骗；能身负重担的人吹嘘自

己手提山岳，才算谝嘴，总而言

之，若没有丁点能耐，连谝嘴的

资格也没有。

儿时会唱讽刺庸医的童

谣：“谝嘴子先生没好药，碰到

一窝香葫子（一种庄稼地里随

处可见的杂草，可入药），指拇

蛋蛋（指头）都剜落。”如果他不

是没好药的医生，谁会说他是

谝嘴子呢？

难怪，乡亲们对谝嘴有几

多包容，并不是特别反感，谁

叫人家确有丁点本事。只

是，可惜他的本领不到家，功

夫不够深，又不肯坦言自己是

个半吊子，不足的部分,都用

嘴来弥补。于是，他不经意间

在人们眼中落下了些可笑而

不自知。

“都快两个钟头了，你都没

有把10棵小树苗栽好，你是在

搓夜麦子蛮？”带队者对参加植

树的一个队员不悦地说。队员

忙解释道：“我倒没有搓夜麦

子，你看看这窝子里是些啥？

全是石头笸箩（像笸箩形状的

石头），窝子挖出来后，只有从

别的地方运土来栽树，我要是

做糊弄人的假活路，树苗早就

栽完了。”

同样的场地和环境，有的

人很快把工作做完了，而有的

人不讲究工作方法和技巧，虽

没有偷懒，但工作进度缓慢，不

见效率。领导就会来一句：“你

是在搓夜麦子。”

何谓搓夜麦子？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川北大巴山里，农历

三四月间青黄不接，柜子里的

粮食空了，大家只得把自留地

里未成熟的麦子收割回去，码

放在院坝角里，用塑料薄膜严

严实实地覆盖起来，捂上两天

两夜，待青嫩的麦穗凸现出麦

粒来。

村民白天忙着挣工分。只

有晚上趁着夜色，坐在院坝的

石条上，双手掌夹着3-4株麦

穗，一前一后地来回揉搓，此时

的麦粒尚未断青，里面还是浆

汁，搓力稍稍用大了，青嫩的麦

壳就会破裂，乳白色的浆汁就

会喷出来，剩下空空的麦壳。

为了不造成浪费，父亲给

我和哥哥作了示范，手把手地

教我们如何掌握搓麦要领。夜

里，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就开

始搓麦。父亲一再叮嘱我和哥

哥，搓麦一定不能急躁，只有慢

慢来。

搓夜麦子，在川北大巴山

里，就是一个“慢”字之意。用

来形容某些人的行事风格，是

最合适不过了。

有句俗话，人是桩桩、全靠衣

裳。衣服除了具有遮羞防寒的功

用外，更重要的是美化功能。

百衲衣，是旧社会贫穷给人

打上的印记，现代人的服饰则洋

盘得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当今优越的物质条件，必然让人

的服饰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

乱。一个朋友说，去年夏天他回

蒲江老家赴亲友宴会，在场的男

女老少几十个，个个穿得“周吴

郑王”，有的女士穿一身旗袍，衬

出模特儿般的身材; 他的一个

侄儿，虽年近古稀，却着一袭白

色真丝双绉中式装，反把他这个

自认为并不落伍的城里人，衬得

有些土头土脑。

穿得正式点，这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礼仪要求的。夏天

拜访朋友，如果只套个背心，穿

条短裤，会显得有失体统。打

扮得高雅一点，这不是显摆，是

对人家的尊重。过去乡间诗书

之家，如果有客人突然来访，主

人绝不会贸然接见，一定要穿

戴整齐才开门会客，因为礼节

重要啊。

雅安方言扎净是句夸奖、

表扬的话。比方说，那个女的

硬是长得扎净;张木匠的小方

桌那才叫做得扎净，放眼整个

镇上，找不到第二个;这件衣服

穿在你身上好扎净哦，人都起

码年轻了10岁。

有人给周老四介绍了一个

家住永兴镇的对象。双方择定

了见面的日子。周老四他妈便

叫他趁赶场天到场上买件新衣

服，说人靠衣服马靠鞍，第一次

和女方见面，还是要把自己打

扮得扎净点，给人家姑娘一个

好印象。

到了双方约定见面的那

天，一大早，周老四就提了一

大包礼品赶车到了永兴镇。按

照他妈的交代，先去找住在镇

头的媒人。媒人说:“小伙子，

我给你说，人家姑娘长得扎净

得很。她家是三姊妹，大姐、二

姐都出嫁了，等会儿见了姑娘

和她爸妈，你少说话，等我来

说。”周老四赶紧说:“晓得，晓

得，我保证不多嘴多舌。”

两个人不多久就走到了女

方家门外的田坝头，见有个姑娘

正蹲在田坎上割猪草。媒人用

手拐子撞了一下周老四，小声

说:“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姑娘。”

周老四一看，心头乐滋滋地，

那个姑娘真的长得好扎净哦。

周老四和媒人到了女方

家，姑娘的爸妈都在。一坐下，

媒人就把周老四和他的家景扎

实夸奖了一盘。姑娘爸妈一看

小伙子人长得扎净，不多言多

语的，暗自满意。这时，姑娘割

完猪草回来，两人见了面，双方

都有好感。

后来，端午、中秋、国庆节，

周老四又带着礼品去姑娘家拜

访了几次，到过年，双方就在商

量结婚的事了。

走老丈屋，意思是逢年

过节，女婿到老丈人、老丈母

家看望老人。走老丈屋不能

空着手，得提点“礼信”，一般

是鸡、鸭、鱼、肉、烟酒茶糖之

类。

天刚麻麻亮，张桂花就

起了床，铺盖一蹬，对王二娃

嚷嚷道，起床了起床了，吃完

早饭还要到老汉儿家里去走

人户。

说完，张桂花就出了屋，

王二娃翻过身，铺盖一拉，继

续呼呼睡大觉。张桂花刷牙

洗脸收拾巴适，烧火煮饭蒸

粽子，忙完回屋，看到王二娃

还在睡，惊疯火扯喊起来:大

天八亮了，还不起来？王二

娃一个鲤鱼打挺翻身坐起

来，对着老婆嘿嘿一笑，一溜

烟下了床。

过端阳，吃完粽子，收拾

规矩，王二娃左手拎着酒，右

手提着鸭，包包里装着粽子、

鸡蛋和水果，一家人朝老丈

人家里走去。

走拢老丈人家，老丈母

就张罗着杀鸡宰鸭，张桂花

自然打下手，准备晌午饭。

王二娃和老丈人一番摆

谈后，下起象棋，沿着楚河汉

界，摆开了战场。王二娃年

轻气盛，脑壳转得快，杀得老

丈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

手之力。

王二娃还算懂事，大过

节的，不能让老丈人丢了面

子，下不来台，找准机会，虚

晃一枪，败下阵来，让老丈人

开心开心。

老丈母忙了一晌午，准

备了丰盛的饭菜，摆了一桌

子。王二娃和老丈人一上

桌，两个人推杯换盏，又是一

场另类的对决。说起喝酒，

王二娃虽然年轻，但哪里是

老丈人对手，三杯酒下肚，王

二娃已经开始不胜酒力。老

丈人便提议共同举杯，喝一

杯团圆酒，结束了“战斗”。

走老丈屋，是农村的一

种习俗，为的是加强女婿与

老丈人老丈母之间的情感交

流，营造大家庭的和谐氛围。

乡坝娃儿见识少，大人

赶场或走亲访友老想跟着

去，有时不能去，偏偏他横竖

不依叫，哭着嚷着非要去。

大人心一软：“走嘛、走嘛！

撵脚狗，跑滩匠。”撵脚狗好

理解，追着路人狂吠，让人害

怕生厌。年少的我弄不醒豁

“跑滩匠”之意，从大人的语

气也可猜出，那多半也是一

句骂人话。

后来看方言电视剧《老

坎客栈》，里面冒出跑滩匠之

语。我才明白其意。跑滩

匠，居无定所。他们今天赶

这个场，明天逛那个庙会。

人们也称跑滩匠为“跑烂滩

的”。他们也自嘲：“路死路

埋，沟死沟埋。”

跑滩匠游走四方，总得

吃穿用。钱如何挣来？或看

相、算命；或治牙疼、拔牙；或

卖耗儿药、打药；或押人人

宝、打弹子、摸老王、摆象棋

残局。

卖耗儿药的往往在集市

中高唱：“耗儿药、耗儿药，耗

儿吃了跑不脱……”卖打药

的则在场头场尾空旷地带，

表演口吃宝剑、口吞弹子、徒

手劈砖，事后不忘贩卖手中

的药：“此乃我家祖传秘方，

专治跌打损伤、祛风除湿

……”“初来贵地，有钱的捧

个钱场，无钱的捧个人场。”

看热闹的纷纷解囊。不过，

这些所谓的药使用效果并

不佳。

押人人宝、摸老王多为

赌博游戏。跑滩匠一边发牌

一边念念有词：“师兄师弟不

要押，师姐师妹不要押。”同

行知悉门道，会发现一些露

眼。比如摸老王就是将一副

中国象棋拿走一个将或帅，

其余全部装在布袋中，摸中

老王为特等奖、一般奖若

干。有懂行的试摸了一下，

发现少一颗棋子。为了证明

没有造假，跑滩匠会将棋子

倒于地上，确为32颗。玄机

在于布袋里还有一小包，将

或帅被跑滩匠用手捏住，你

无论如何也摸不到老王。

生活中，有人出手不凡，

周围人会问:“兄弟，哪里发

财？”被问者两手抱拳：“跑烂

滩。”自谦之语，是跑滩匠语

意中最为积极的用法。它本

是一个中性词，因跑滩匠能

说会道、特别善于察言观色，

天上的麻雀都能哄下来，所

做之事不受人待见，词性慢

慢向贬义方向转化。

默默也是肉 □陈世渝

默默（蚊子）也是肉，意思

是东西再小也不要嫌弃，有总

比没有好。

记得我当娃儿的时候，觉得

瓜子一颗一颗地嗑起来嘿麻烦，

吃起来又没得搞头，便没那个耐

心嗑，逗一把把地抓起来放到嘴

里嚼，或者干脆不吃。妈妈看见

了，笑眯眯地说：“幺儿，不着急，

慢慢嗑，默默也是肉。”

四川、重庆人嘿门好耍搞

笑，兄弟姐妹、老表舅子一起聚

会，酒足饭饱后，找点耍事，逗

爱打哈麻将。打麻将的时候，

大家喜欢开玩笑地说，默默也

是肉，见麻雀逗“亢”（割）。而

我打麻将则贪得无厌，几乎不

割小胡，有时甚至单吊也要贪

几把。我各人感到没得啥子，

倒还气得看闹热的人笑我是哈

儿、宝器，说像我恁个打牌的

话，屋头逗是有座金山也要输

光！

勒哈，我总是不以为然笑

扯扯地说：“小胡有啥割事嘛，

要搞逗搞大的，赢逗赢安逸

噻。”结果呢，我往往是孔夫子

搬家——尽是书（输）。

那天杀家搭子，我故伎重

演，别个早逗放了几回炮我偏

不割。姨妹放炮下，沿边转，她

实在看不下去了，既好气又好

笑地说：“光想搞自摸，哪有恁

好的事哟，勒下晓得你是啷个

输的钱了！”然后，她连开导带

锐儿地说：“陈哥，只要小胡不

断，默默也是肉，勒个道理都不

懂嗦？”

经常，家里吃剩的饭菜，老

伴逗倒了。我看到心痛，便说：

“二天少做点嘛，倒了可惜了，

默默也是肉哦！”

谝嘴 □谢发印


